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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宣道會百周年的紀念培靈會上，滕近輝牧師祈禱說：「主呀！求你幫助

我們持守這屬靈的遺產。」。[1] 宣道會的遺產不單是神學理念上，也在生

命和歷史事實上。想到百多年前一班滿腔熱血的西教士來到我們華人的國

土，為的是叫我們中國人得聞福音，實在令筆者肅然起敬。因此身為宣道

會會友，筆者盼望在這專文中，討論宣道會早期在中國所採用的宣教理念

和策略。最後，更希望找出今代華人信徒如何應用這些「宣道」精神和智

慧在 21 世紀的宣教事工上。效法先賢，在「白日」為主多作工。本文將

會探討宣道會在 1945 年之前於全中國的工作。歷史資料主要來自宣道會

總會或會友的歷史記錄、宣教士傳記和少量宣教史家的評論。 

  

1.        宣道會的歷史背景宣道會的歷史背景宣道會的歷史背景宣道會的歷史背景 

上帝在 1726 年後，為美洲殖民地預備了兩次屬靈「大覺醒」，這對以後

的海外差傳事工帶來很大的影響。到了 1917 年，宣教已成為美國教會

「熱門」和「正統」的事工。[2] 受到當時的復興氣氛和福音佈道領袖的影

響，宣信博士 (A. B. Simpson, 1843-1919) 強烈意識到神愛世上所有的人。

[3]因此，他認為「使未信者跟耶穌建立個人關係」絕對是教會的首要目

的。[4] 1881 年，宣信辭去優薪厚職的貴族教會牧職，並開展平民福音工



2 

 

2 

 

作，以行動實踐他的領受。[5] 

  

1887 年，基督徒同盟會 (Christian Alliance)成立，以聚集有心志宣教的信

徒作交流團契。[6]
 同年，福音宣道聯盟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也相繼成立，致力於北美本地和國外佈道宣教工作。[7]1897 年，宣信合併

了兩個機構，創辦了一個福音志願組織，意譯為「基督徒與宣教士同盟」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便是今日的「宣道會」)。[8]
 當時

宣道會的憲法記載了兩個重要的組織特質：第一，這會乃非宗派的，是特

別注重傳福音給未聽聞福音的人；第二，這會須致力從事傳遍福音於世界

最被忽略的地方。[9]
 雖然宣道會跟中國內地會非常相似，但是小小的宣道

會卻從未局限工作在一個國家之內。[10] 

  

請留心，宣信原意是成立一個協助眾教會和信徒實踐大使命、分工合作的

跨宗派組織。[11] 雖然後來因事工需要關係，最終成為今天公認的宗派—

「宣道會」。因此，我們應稱早期宣道會的事工是一個推動海外和本土福

音工作的跨宗派宣教運動。[12] 

  

2.2.2.2. 來華異象之孕育來華異象之孕育來華異象之孕育來華異象之孕育、、、、推動與執行推動與執行推動與執行推動與執行    

宣道會來華不但是福音需要的關係，更因為宣信在 1878 年領受傳福音給

中國人的特別「異象」。[13]
 雖然宣信一生也未有成為中國人的宣教士，

但是他卻成為這異象的推動者。[14] 透過聚會、宣教雜誌和宣教學院，宣

信把四重福音和世界的福音需要傳播出去。[15] 

  

卡斯迪（William Cassidy）醫生是其中一位受感動的信徒。在紐約宣道會

宣教學院(即今日之奈亞神學院)完成訓練後，卡醫生隨即在 1887 年尾乘

船到中國傳道。[16]
 在船上他為了爭取機會跟底下階層的中國人接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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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染上天花。次年，於日本橫濱病逝，成為宣道會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

[17] 雖然，卡醫生未曾踏足中國土地，但是他卻打開了宣道會來華的第一

頁。而且，收拾喪偶心情後的卡師母更於同年再臨中國，成為首批到達中

土的宣道會宣教士，承繼卡醫生之遺願。[18]
 另外，很多人也被他們感人

的事跡所激勵，而加入了艱辛的中國福音工作。 

  

最初，宣教士以華中安徽蕪湖為基地，發展各方事工和訓練新來的宣教

士。後來經過考慮，宣道會曾多次把資源轉換到「福音未得之地」。[19]

教會史家來德里（Latourette）對早期宣道會在華的工作有以下的評語： 

「十年後，宣道會的代表已在安徽、湖北、湖南、甘肅的藏區

邊緣、山西、蒙古、廣西、北京、上海及天津出現。除了安徽

和最後三個城市外，其餘都是宣教工作最難開展的。雖然前已

有最少三個差會嘗試，宣道會大抵是第一個能在廣西建立永久

根據地的更正教差會。」[20] 

雖然宣道會在華的工作沒有數字上的驚喜，但是這種石頭地的開拓精神卻

令人敬佩。難怪來德里也稱讚早期宣道會宣教士為「堅貞篤信之士，勇敢

無畏，徹底捨己」。[21] 

  

3.3.3.3.       宣道會之屬靈內功心法宣道會之屬靈內功心法宣道會之屬靈內功心法宣道會之屬靈內功心法 

四重福音的強調四重福音的強調四重福音的強調四重福音的強調————信息之源信息之源信息之源信息之源 

在宣信所作的詩歌中，他宣稱惟獨耶穌是「我們的信息」。他指出基督是

拯救之主、我們成聖之主、醫治之主和我們等候再來之主。
[22]

 這四重福音

不是福音的全部，而是今日基督徒所遺忘的。[23] 而且，這不單單是神學的

反省，也是宣信自己的親身經歷，再加上他對基督再來的盼望： 

「二十七年前，我在暗中摸索，灰心絕望有十月之久，有一天我

從那黑暗的河流出來，單單接受耶穌相信衪為我個人的救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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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救重生了。大約十二年前，我進入更深的經歷裡面，又接受

耶穌相信衪使我成聖，作我的聖潔。多年來我傳揚耶穌，事奉

衪，仰望衪。四年前衪指示我說，衪的旨意乃是作我完全的救

主，救我靈魂，醫我身體，作我醫生」
[24]

 

當然很多基督徒也贊同基督是拯救和再來之主，但是宣信對成聖和神醫的

看法卻帶來不少的批評。
[25]

 對宣信來說，「成聖」是從神獲得的，人唯一

能做的只是完全甘心地奉獻與神。
[26]

 「成聖」不是指任何一樣外顯的恩

賜，而是完全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 [27] 對於「神醫」，他相信這是基督

「代替我們的軟弱」。人要肯定基督能醫治疾病，正如衪能赦罪一樣。

[28]
 他所指的是人與「醫治之主」作真正的接觸，而且順服在衪的主權之下

的關係。 [29] 因此，宣教士在工場行使神醫和神蹟奇事絕對是主同工的作

為，因為他是我們身心靈「全備的耶穌基督」。
[30]

 但是最後，我們要記得

宣信提醒我們，宣道會「不是教導特別的神學」，而是要「高舉耶穌基

督，一切在基督裡，基督乃一切的一切」。[31] 基督自己才是「四重福音」

的重點。 

  

聖靈工作的強調聖靈工作的強調聖靈工作的強調聖靈工作的強調    ————能力之源能力之源能力之源能力之源 

宣道會前身組織的指引中，強調聖靈在宣教工作上的引導和主權。
[32]

 而宣

信在《上面來的能力》一書中，更把新約書卷中每一個聖靈的教導作出詳

細的研究。並且，他建議信徒應學效主基督等候「上面來的能力」，用聖

靈的能力去完成神所託付的工作。
[33]

 為了讓人正確地了解這「能力」，他

再指出「聖靈有能力，而你有聖靈」，衪同在的時候我們便「獲得並保持

這能力」。[34] 人不能為滿足自己而尋得這能力，而是為了完成主所託付的

事工。
[35]

 換言之，這就是與聖靈這位能力賜予者合作無間的關係。 

  

福音傳遍福音傳遍福音傳遍福音傳遍、、、、迎主再迎主再迎主再迎主再來來來來    ————動力之源動力之源動力之源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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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接受記者訪問時，曾指出他深信當福音傳遍天下時，基督便會再來（太

二十四 14）。[36] 因此，信徒可以用福音工作加速主的再來，並準備迎接榮

耀的君王。
[37]

 信徒若盼望「主再來」，就應負起將福音帶到所有國家的責

任，讓每個人也有機會聽聞並接受救恩。
[38]

 再加上他的前千禧年觀，令他要

求信徒驚醒，並盡力「傳揚福音」而準備迎接救主的速速再來。[39] 這種觀念

促使早期宣道會的工作多以直接宣講基督為主，而不重視以社會服務為福

音橋樑的方法。並且，這份迫切感也引發海外宣教事工上的急速發展，尤

其是在被忽略的群體之中。[40] 

  

雖然，以上討論的理念的確衍生出宣道會特有的宣教策略。但是宣信一再

提醒我們，宣道會的主要使命並不是「宣傳特別的道理」，而是「救人的

靈魂，把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41]

 這種「實幹式」的事奉態度，當然也

是宣道會遺產之一！ 

  

4.4.4.4.    宣道會來華兩位關鍵人物宣道會來華兩位關鍵人物宣道會來華兩位關鍵人物宣道會來華兩位關鍵人物 

宣信博士宣信博士宣信博士宣信博士    ————異象推廣者異象推廣者異象推廣者異象推廣者 

每當人想起宣道會，便想起宣信博士。正如上文所述，他深深地影響和指

引宣道會的神學、事工、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事工的開展和發展。宣信的講

道極其出色，並以火熱有力見稱。
[42]

 甚至慕迪先生也說：「每逢我心靈裡

感覺需要力量的時候，我就找出時間去聽宣信博士講道」。[43] 更有人稱他

「把宣教士工作講得最動聽的第一個人」。
[44]

 另一方面，宣信也深明白文

字工作能有效地喚醒信徒回應宣教的呼聲。因此，他編寫了七十多本書、

三百首詩歌和編輯多本宣教雜誌。[45] 宣道會的理念和事工需要就是透過這

一位有屬靈魅力的推廣者，漸漸被各教會信徒所認識，甚至支持和參與。 

  

此外，來德里認為早期在紐約福音會幕堂（Gospel Tabernacle）的事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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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證明宣信是位一流的組織人才。[46]
 從他組成宣道會、多方宣傳推廣、

成立宣教訓練學校和組織各地宣教事工等功績來看，這稱譽的確是沒有誇

大。[47]
 雖然宣信終身也沒有成為長期宣教士，但神卻用他影響了不少的

人。他忠心地在後方策劃事工，並鼓勵了許多信徒回應這世界宣教的需

要。 

  

翟輔民牧師翟輔民牧師翟輔民牧師翟輔民牧師 — 差傳政治家差傳政治家差傳政治家差傳政治家 

林證耶牧師稱翟輔民牧師（R.A. Jaffray, 1873-1945）是「和宣信博士同一

個銅模鑄出來的器材」。[48] 二十歲時，出生富裕家庭的翟氏受到宣信的

影響獻身事主，並於宣道會宣教士學院受訓。[49] 從此他承繼了「四重福

音」的真理和對拯救靈魂的迫切、務實態度。[50] 1897 年，翟氏被宣道會

差到華南廣西，開始了他四十七年在遠東的宣教事奉生涯。[51] 

  

翟氏為人有量度，處事機警，並富有外交天份和能言善辯之才。[52] 先後

在越南和峇厘的開荒，他就是運用口才和智慧，打開了這兩個福音禁區的

大門。[53]
 翟氏有獨到眼光和辦事精明等政治家風範，使他被人稱為「差

傳政治家」。[54] 除宣教工作外，翟氏一生至力於神學教育和文字工作。

他曾先後兩次出任梧州聖經學校的校長。[55]
 而且，他創辦宣道書局，並

於 1913 年開始親自編撰《聖經報》造就華人教牧及信徒。[56] 

  

謙和的翟氏也是一位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和容人之量的領袖。[57]
 宣道

會能落實教會的實權交付華人，切實執行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目

標，是始於翟氏。[58] 他尊重華人教會自立的權利，力排眾議，盼望盡早

授予華人主導的角色，並願意陪同協助。[59]
 於 1928 年，五十五歲的翟氏

更鼓勵華人投身宣教，成立差傳組織。[60]
 他堅拒擔任領導角色，並以

「三顧草蘆」之法讓賢給王載牧師。[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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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氏曾坦白說過「與其要我坐在寫字間裡發號施令，倒不如讓我跑到前方

為多搶救靈魂作點事」。[62]
 這絕對不是空話，事實上翟氏經常親自到鄉

村作佈道工作，[63]
 並且事奉時每每出錢出力。[64]

 他顧念未得之民，而且

深愛中國人。翟氏曾深情地說「若是神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中國人。

我現在是英國人，那不是我的錯，乃是神的旨意」。[65]
 可能正因為這份

從基督而來的愛，他一生也用心栽培中國人，願意成為華人的真正「宣教

伙伴」。 

  

4.        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策略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策略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策略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策略 

以下筆者會嘗試從歷史中整理出宣道會頭五十多年在華使用過的主要策

略，並加以討論。最後，筆者會就當時的情況和形勢，對整體策略作出簡

單評估。 

  

徵兵練兵策略徵兵練兵策略徵兵練兵策略徵兵練兵策略 —呼召天國精兵呼召天國精兵呼召天國精兵呼召天國精兵 

宣信相信本土的福音工作是宣教的準備，但當然海外有著很大的需要是不容

致疑的。[66] 宣道會的運動在北美吸引了不同教會中的「精英」、「有心

人」參與。[67] 1892 年，宣信親自到中國廣州視察，並看見這省份內的福

音需要。於是返美後，立即竭力呼籲召集一百位宣教士。其中先後回應的

有李富枝牧師夫婦、翟輔民牧師、高樂弼醫生、霍濟群牧師與陳法言牧師

等。[68] 他們都是愛神、愛中國人之輩，並且是自願接受徵召入伍的「天

國精兵」。所以面對早期開荒的艱鉅工作也能勇敢無懼，而且竭盡所能。

另外，宣道會也在紐約設立了一所宣教學院以訓練這班基督傳教士，讓他

們能在世界未得之民中開展福音工作。[69] 並且，西教士來華後他們也需

要接受中國工場的訓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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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地策略未得之地策略未得之地策略未得之地策略 —開闢石頭地開闢石頭地開闢石頭地開闢石頭地 

宣道會在華的工作遵循了宣信的教導，多對準「被忽視的」和「別人未有

工作的」未得之地。[71] 梁家麟牧師對宣道會早期工作有以下的評估： 

「若是已有相當數目的其他差會在這地區工作，宣道會便不

在別人的根基上建造。為了貫徹向未得之地傳教的理想，愈

偏遠的地區、對福音的反應愈差的社群，便愈是他們立志駐

足發展的地方，……」[72] 

事實上，宣道會進入了多個未有宣教工作的離岸省份，尤其是在 1900 年義

和團之亂之前。[73]
 宣道會對工場的取捨是因應福音傳到與否為主要考慮，

而不是當地對福音的反應，更不是談果效。例如，在甘肅的藏人、回民福音

工作的開展。[74] 1896 年在廣西梧州的艱苦開荒工作。[75] 1922 年秋天，宣道

會經過工場探討後進入未聞福音的安徽南部山區。1923 年為湖南、湖北和四

川貴州內十二個縣內的未得之民開辦了三個基址。[76]
 這些都只是點滴的事

例而已。那份不斷開荒、為未得之地迫切的態度正是宣道會打正旗號的「開

闢石頭地精神」。 

  

基地重點轉移策略基地重點轉移策略基地重點轉移策略基地重點轉移策略 —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重點發展 

最初，宣道會以華中長江沿岸的安徽蕪湖為根據地，並用作傳教總部。

[77] 宣信前往華中視察後，決意以比較內陸的湖北武昌為跳板，藉以發展佛

教區域湖南並藏區之工作。[78] 1910 年，總部正式遷至武昌，並且傳教士

專注發展廣西、山西與內蒙的工作。[79] 1921 年李保羅牧師（Paul Radar）

視察後，決定將宣教重點再轉到貴州四川邊界的川黔區。[80] 以一個成立

不久的小差會來說，資源有效地被運用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在開發未得

之地的大前提下，宣道會算是成功地把資源聚焦於急需福音的地區上。當

然，轉移必定帶來原先工場的虧損。但是從有更多華人得聞福音的角度

看，這絕對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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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倉策略穀倉策略穀倉策略穀倉策略    ————建立教會建立教會建立教會建立教會 

早期宣道會教士多以巡迴佈道、派單張及賣福音小冊為開荒佈道之法。
[81]

 同

時透過巡迴各地，宣教士更可搜集當地資料加以分析，用來評定以後進一步

的宣教工作或設立福音據點的可行性。[82] 翟牧師本人也喜歡作露天佈道。

藉以講解真理和唱詩歌，並同時以賣福音書和分發單張作佈道工具。到了

時機成熟之時，他便協助信徒成立佈道所或福音堂。以後，再加以栽培造

就，直到成立教會。[83] 就如農夫把收成放到穀倉，林安國牧師稱它為「穀

倉策略」。
[84]

 

  

婦女動員策略 —迎合婦女事工 

1888 年，三位美國女士踏足中國，成為宣道會第一批真正來到中土的宣

教士。
[85]

 跟據宣道總會的資料，直到 1890 年宣道會三分一的海外工人都

是女性。[86] 其中必定包括如高樂弼夫人一樣的，受到宣信激勵而投身宣教

的女性。
[87]

 婦女在宣道會動運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當時守舊的

中國社會中，女教士和女信徒成為接觸中國婦女的重要福音媒介。
[88]

 再

者，因當時仍然存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令女孩子苦無出路。因

此，西教士開設的女院校吸引了不少中國女子就讀，成為了福音的接觸

點。
[89]

 而且透過女聖經學院，本土有潛質的女信徒更可成為女教士有力的

好「戰友」。[90] 

  

文字傳媒策略文字傳媒策略文字傳媒策略文字傳媒策略    ————協助資訊擴散協助資訊擴散協助資訊擴散協助資訊擴散 

宣信本人是一個多產的寫作家。[91] 身為《多倫多日報》老闆之子的翟牧

師，也深明文字工作在宣教上的重要性。因此，1911 年他在梧州創立了

宣道書局，以印刷出版單張、小冊子、屬靈書藉供應省內宣教和教會工作

的需要。[92] 其中，1913 年創刊的《聖經報》造就了許多在中國及海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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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牧及信徒，使他們得到合適的屬靈餵養。[93]
 這報刊以教導聖經知識和

對外宣傳福音為主。[94] 宣道書局多年來更出版了不同的中文屬靈書籍，

造就了各方的信徒，對中國的弟兄姊妹影響深遠。[95]
 尤其因時局關係，西

教士需要撤走之時，《聖經報》仍能以文字培育華人教牧同工，叫他們心得

激勵。[96] 而且書局也印刷福音掛圖及書畫，以作信徒傳道之用。[97] 以後，

文字工作也成為翟牧師慣用的宣教工具。[98]
 另外，早期的宣道會武昌堂設

有福音閱覽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等有識之士，成為向他們傳福音的踏腳

石。[99]  

  

培訓策略培訓策略培訓策略培訓策略 —做就本土信徒做就本土信徒做就本土信徒做就本土信徒 

卡師母等宣教士來華不久便購置房屋作訓練本地信徒之用。[100] 1899 年，

高樂弼醫生在廣西梧州創辦了建道聖經書院（即今日在港的建道神學

院)，這是宣道會在美國外第一間工場內的聖經學校。[101]
 1902 年，建道

女院創立，成為當時廣西省第一所西式女子學校。[102] 這時書院除教授聖

經科外，也設有其他普通學科。[103]
 1899 年，高醫生又成立武昌聖經學

院。[104]
 因應早期宣道會的資源問題，神學教育成為栽培本土初信者，訓

練傳道助手的重要前線「練兵基地」。[105] 事實上，這些簡單的聖經學院

歷年來造就了很多華人，也培育出不少佈道員、售書員、傳道人，甚至華

人教會領袖。 [106]
 梁牧師指宣道會在華「大抵是最快開辦神學院的差

會」。[107] 

  

雖然宣道會主要鼓勵直接佈道方式，但因應工場的實際情況，辦學也是容

許的。例如，華中區有不少的據點也以辦學為舒緩仇洋的情緒，製造與未

信家長和學生接觸的機會。[108]
 1927 年，翟牧師等又發起了一個每年一次

的省港培靈會，以造福華南教會大眾。[109]
 再加上《聖經報》的文字工

作，令宣道會對華人的造就廣泛滲透至不同的信徒階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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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策略移交策略移交策略移交策略 —幫助本地人接棒幫助本地人接棒幫助本地人接棒幫助本地人接棒 

宣信曾提出一個重要的宣教原則：差會和宣教士是負責傳福音，但組織和管

理教會是由當地人民和宣教士一同決定。[110]
 當時不斷開荒，資源有限的宣

道會，也貫徹始終地在中國推行本色化和自冶、自養、自傳的目標。

[111]
 1925 年的反教運動風潮，迫使西教士暫時撤離。1927 年，華牧們發表自

立宣言，並組成廣西宣道會華人聯會。[112]
 其後，各地華聯會也相繼成立。

[113] 從此西教士便由「老闆」地位，變為顧問角色，直到教會自立轉交華會

為止。而且，差會也作出研究和相應安排，以幫助華人教會達成自立的最終

目標。[114]
 當然，三自之策有其利弊。但是此策的確使差會能抽出資源，以

便發展別的未得之地。[115] 而且，「三自」確保教會早日能有華人帶領，減

低信徒對差會和西教士經濟上和牧養上的依賴，也為華人領袖塑造了將來主

導在華宣道會的機會。 

  

宣教移交策略宣教移交策略宣教移交策略宣教移交策略 —教他們也作宣教士教他們也作宣教士教他們也作宣教士教他們也作宣教士  

1929 年，在翟牧師的竭力推動下，中國第一個海外宣教組織「中華國外

佈道團」正式成立。[116] 翟氏堅信這是華人的差傳組織，必須由中國信徒

為領導。因此，他願意再三邀請王載牧師為主席，而自己退居副主席兼司

庫，扮演幫助者的角色。[117]
 領受「天上異象」的翟氏，他力勸王牧師親

臨南洋視察。[118] 翟氏也鼓勵了多位華人領袖到南洋感受當地的福音需

要。[119]
 使這新事工也成為眾華人同工的共同「異象」，而不只是他一人

的心意。時次前往考察的經費，更多是翟牧師的私人積蓄和李保羅會長的

奉獻。[120] 以後，佈道團經費主要由華人信徒所負擔。對翟牧師來說，他

不但要把中國教會的鑰匙交付華人，他更要培養華人跟西教士一起在宣教

的路上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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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策略其他策略其他策略其他策略 

另外，從史料中我們還可找到其他策略，例如羅腓力牧師所言之「認同之

策」和「差會合作」[121]、林安國牧師的「三刀之策」 [122]、「工場導向」

和「祈禱」之策等。 [123] 

  

5.5.5.5.    小結及檢討小結及檢討小結及檢討小結及檢討 

總括來說，早期宣道會在華貫徹了創會時的精神。策略主要以開荒和尋找未

得之民為導向。[124] 而且，宣道會也著重對本土信徒的栽培。實行對教會內

外兼顧的方法，使教會早日自立，信徒健壯。另外，西方同工也願意華人早

日成為世界宣教工作上的合作夥伴，而不單單為受惠者。 

  

中國是宣道會成立不久時開發的宣教工場。[125]
 因此，在人力物力緊張的情

況下，我們不能祈望他們的宣教策略非常完備。[126]
 再者，宣道會以不斷開

荒為使命，每每工作有所收成時便把人力物力轉投到更有福音需要之地，把

成果轉託他人。而且，往往在不熟識的陌生地，遇到不明理的中國人仇視地

對待。[127]
 在這艱難的日子中，宣道會的確成功地在中國打開了一片天，開

墾了當時一塊一塊福音的硬土。 

  

5.5.5.5.       真理回應真理回應真理回應真理回應 

耶穌的心意耶穌的心意耶穌的心意耶穌的心意、、、、保羅的心志保羅的心志保羅的心志保羅的心志 

因為「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二十四 14），所以宣道會奮力準備迎接這位再來的君王。這份對基

督再來的盼望，的確令早期宣道會在華人宣教工作上比一般差會積極進

取。而且，他們也同時抱著「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並不是在

別人界限之內，藉著他現成的事誇口」（林後 十 16）的「保羅心志」。

因此，宣道會常強調與其他差會互相合作，而不是「同行如敵」。他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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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主耶穌是「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三 9）。為此，

宣道會願意不吝一切進入未得之地，促使每一個中國人也有聽聞福音的機

會。 

  

同工關係的建立同工關係的建立同工關係的建立同工關係的建立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信徒時，稱他們是「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

意的興旺福音」。（腓 1:5）。剛成立不久的宣道會來到中國，也相信華

人是可以和他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因此，宣道會很早已力求培育

本土信徒參與佈道工作。這種從傳福音信主到成為宣教同工的漸進式培訓

方法，其實保羅在他的宣教工場中早已採用，而且相當奏效。 

  

6.6.6.6.       應用及反省應用及反省應用及反省應用及反省    ————「「「「宣道宣道宣道宣道」」」」精神在精神在精神在精神在 21212121 世紀之應用世紀之應用世紀之應用世紀之應用 

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    ————    傳講與培育並重傳講與培育並重傳講與培育並重傳講與培育並重 

筆者從宣道會在華早期的宣教事工中發現了一個秘訣，就是主基督升天前

頒諭「傳」與「教」的循環策略，叫信徒及教會有「生生不息」的果效。

[128]
 一小群的宣教士能作的不多。但是如果能動員已信主的當地人起來造

就帶領教會，甚至成為宣教士，事工便可藉以加增及延續。因此，宣教士

在用心「傳」之餘，也不能忽略用心「教—栽種培育」之重要。 

  

不自私的動機不自私的動機不自私的動機不自私的動機 — 差傳工作純正動機的再思差傳工作純正動機的再思差傳工作純正動機的再思差傳工作純正動機的再思 

在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講求效率、果效，很多時候也忽視了委身和犧牲。

可能用現代的眼光看，我們不能認同早期宣道會常浪費資源在沒有理想果

效的地方。但是宣道會眾先賢在這份「開闢石頭地」偉大宣教工程中，處

處不為自己留下偉績的純正事奉態度，實在值得我們效法。而且，「石頭

地」的開發絕不是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愛未得之民的心，為愛主

耶穌顯現。這種價值觀是屬天上的，而不是世界的人所能明白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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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使命未完成的使命未完成的使命未完成的使命 —華人接棒繼續開闢石頭地華人接棒繼續開闢石頭地華人接棒繼續開闢石頭地華人接棒繼續開闢石頭地 

宣道會西教士已經為華人付出了代價，過去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福音的門。

現在，世界還有不少的地方或群體未聞耶穌愛的福音。在今個世代，我們

這些受了恩惠的華人基督徒又如何回應世界未得之地的呼聲呢﹖惟願我們

背起十字架，步「開闢石頭地」的宣道心志，接過這宣教的棒，還我們欠

眾先賢來華宣教傳福音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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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信，《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香港 : 宣道，1987)，頁 88-89: 附錄記載了滕近

輝牧師一篇名為「宣道會的雙重屬靈遺產」的講道。 

[2]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台北：華神，1996)，頁 369-375。 

[3]
 David John Smith,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1998: David said “Simpson was impacted by hug campaigns of gospel 

evangelism, influenced by people such as Major Daniel W. Whittle (1840-1901) and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who preached a message that the love of God 

expressed for all humanity is in Jesus Christ”; G.P. Pardington, “Twenty-five 

Wonderful Years (1889-1914): A Popular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14, p13-17: Pardington 認為宣信受到 Evangelistic Movement, Holiness 

Movement, Divine Healing Movement, Great Missionary Awakening 和  Crowning 

Spiritual Movement 所影響; 湯普信，《宣信行述》，(香港 : 宣道，1954)，頁

97: 宣信也受到威廉約翰的生平影響。 

[4] David John Smith: ,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Simpson viewed evangelism as one of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church: “to bring those who were without Jesus Christ into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82: 宣信說他理想的教會是「無論富貴貧賤，

各色人等都可相信主耶穌，,一同坐在福音幕中，唱詩歌頌父神，屈膝敬拜衪。

此種教會注重自立，自傳自養專向未聽福音者作工，……對於原有的教會彬彬有

禮，互不侵犯，彼此顧，分工合作。」 

[5]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香港：宣道, 1997)，頁 34; 也可參 湯普信，《宣信

行述》，頁 73-77。 

[6] CMA, “1888 Yearbook of The Christian Alliance”, 1888, p49, p53: 這裡清楚寫明

The Christian Alliance 的目的為傳遞四重福音、讓神的兒女經驗主的全備、連結

信徒團契和為信徒、世界福音需要並主再來互相代禱 ; 另外，當時的 The 

Missionary Alliance 的目標則為帶著福音去到萬國，尤其是貧困未得之民。 

[7]
 禤嘉路德，《宣教披荊斬棘史》，(美國：中信，2001)，頁 277。 

[8]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34。 

[9]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108-109: 1887 年宣道會原則及憲法的記載(首兩項)。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

wen, 1966), p. 399; Latourette said “Unlike the China Inland Misson, however, they 

(CMA) did not confine their efforts to on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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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頁 107-108; 宣信一再強調信徒不需要離開他們原本的教會，加入宣道會

的工作。 而宣道會是要「聯合信仰純正的各教會中大多數的信徒，一同交通，

一同見證，……」。 

[12]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leaders of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N.Y. : Orbis Books, 1994), p39; Gerald E. McGraw 稱宣道會

為“An interdenominational movement to promote overseas and homeland missions.”他

同 時 也 指 出 “As the society grew and organization because inevitable, it finally 

accepted denominational statu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fter Simpson’s death”;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 God at work 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over one hundred years, (Camp Hill,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86), p53, 

p133; Simpson 原先期望它是一個“undenominational evangelistic movement”, p53 . 

[13] 請參考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98-99 和 羅腓力，頁 34。 

[14]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35: 但宣信曾來華視察。而第一次為 1892 年。 

[15]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58-59, p82-83: 當時，宣信出版了兩本宣教雜誌

透，名為 “The Gospel in All Lands” 和 “The Word, The Work and The World”, 

P58; 紐約宣教士訓練學院（即今之奈亞神學院）在 1883 年成立, p59; 宣信以不同

的聚會做就信徒, p82-83。 

[16]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35-36。 

[1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8. 

[18]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36、40: 卡師母開展了華中的拓荒工作。 

[19]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 : 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

心， 1998)，頁 12-14。 

[2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99: 參考 梁家

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 : 建道神學院, 1999)，貢 14 之中文引述。 

[21]
 同上， p399. 

[22]
 何統雄編，《生命聖詩》，(香港  : 宣道，1986)，頁 118-119，86 首: “Jesus 

Only”「惟獨耶穌」; 對「四重福音」，David John Smith 提醒它們是有次序的“In 

salvation, the believer was first brought into union with Christ, with sanctification the 

believer entered the "second union" with him; for physical healing, the believer's union 

with Christ provided access to Christ's healing life; and with Christ's return the believer 

would enter the final and perfect union with God. Each element of the four-fold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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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n expression of the believer's intimate spiritual union with Christ, on earth or in 

heaven”。 

[23]
 宣信，《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頁 7: 序言中法德的提醒。 

[24]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54: 宣信在英國時述說他一生的三個轉機。 

[25]
 同上，頁 114-115: 宣信的前同工麥肯施先生相信「宣信博士如果他不傳神醫的

真理，他能得更好的機會，也有更多的聽眾。但是，……他總要忠心傳揚神交託

給他的真理；他不管任何代價，總要實行……」。 

[26] 宣信，《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頁 24-25。 

[27]
 David John Smith,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with Christ 

as the Centre”: David point out that “Simspon’s view of sanctification was neither sin-

centered nor spiritual gift-centered, neither holiness-centered nor power-centered, but 

fully Christ-centered”. 
[28]

 宣信，《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頁 35-36: 而且事實上，宣信從不排除醫藥的實

際作用; 而「神醫」也不是單出於信心，而是神這位「醫治之主」自己。 

[29]
 同上，頁 38-39。 

[30]
 同上，頁 91: 滕牧師引西方教會的慣用語“The All-Sufficiency of Christ”。 

[31]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110; 同上，頁 50-51: 因此，宣信相信基督再來是

「整個福音的高潮」，是教會「最大的盼望」。因為，基督比真理更重要; Gerald H. 

Anderson, p39-40: 作者討論宣信以基督為中心的宣教信息。 

[32]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84: 這是當時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的

指示守則第一條。“The Alliance emphasizes the special agency and superintendency 

of the Holy Ghost in the work of missions, seeking only for wholly consecrated 

missionaries and holding the work under the constant direc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33]

 宣信，《能力的澆灌》，(香港 : 宣道，1977)，頁 7: 《能力的澆灌》是滕牧師把

兩冊《上面來的能力》合併，並改名再版。 

[34]
 同上，頁 78。 

[35]
 同上，頁 79-80。 

[36]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3; 湯普信，頁 93。 

[3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3: Mission is “the Lord’s own appointed way of 

hastening His speedy coming”. 
[38]

 宣信，《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頁 55。 

[39] 同上，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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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禤嘉路德，《宣教披荊斬棘史》，頁 277; Gerald H. Anderson, p40-41. 

[41]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110-111: 宣信指出「宣道會的最主要使命，並非宣

傳特別的道理，乃是救人的靈魂，把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許多未有教會的地

方，許多被忽視的地方，宣道會必須負責盡心竭力把福音傳遍，這是本會最主要

的工作與目標啊﹗」。 

[42]
 禤嘉路德，頁 274;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31, 34 和 40: 宣信曾被稱為「那

位年青有口才的牧師」。 

[43] 宣信，《能力的澆灌》，序: 是滕牧師的引述。 

[44]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101: 耶佛大學的教授裨博士說：「我們不要忘記宣

信博士乃開荒佈道事業的發起人，他是把教士工作講得最動聽的第一個人，這話

在宣信身上是最合式的」。 

[45]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3; 湯普信，頁 126-130。 

[4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99. 

[47]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2-43. 
[48]

 林證耶，《翟輔民傳》，(香港 : 宣道，1981)，頁 125-126: 林氏也稱他為宣信兩

位得意弟子的其中一位。無論在人生際遇上和屬靈閱歷和工作閱歷上也有不少相同

之處。湯普信，頁 11, 16;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香港 : 世界華人福音事

工聯絡中心，1999)，頁 126-127。他們巧合地一樣是加拿大的蘇格蘭人，出身長

老會; 湯普信，《宣信行述》，頁 21;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26-27，126: 他

們也是小時體弱多病。 

[49]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29-30。 

[50]
 同上，頁 127-128: 在開闢南洋工場時，他曾說：「這也阻攔，那也阻攔，結果

惟有弄得一事無成，正是如此，不知有多少靈魂給你們丟下陰間去了」; 他也深

信神醫和主快來的真理。 

[51]
 同上，頁 37，97。 

[52]
 同上，頁 94: 他也曾說服一船長聘請為船上「第四位職員」以乘船到荷印，頁

76。 

[53]
 同上，頁 95: 當時翟氏以游擊戰略，著「向華人傳福音」為藉口，與荷印巴里政

府幾經交涉。後來政府見多有巴里人信主，責難翟氏。他辯說：「直到今日，我們

沒有違反過自己的諾言。我們只有向華僑傳福音，可是土人自己要相信，我們怎能

阻攔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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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上，頁 94: 林氏稱他為「宗教政治家」;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184: 作

者認為翟氏「做事有周全辦法，眼光獨到」，而且「能使華人主動開發差傳工

作」，「全無怨言」。所以作者稱他為「差傳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 

[55]
 溫以壯，〈宣教大將翟輔民〉，（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 ，2005 年 7 月創刊

號: 宣教應用）: 梧州聖經學校即今建道神學院。翟氏為第二任校長（1902-

1904），後于 1912 至 1917 年再次出掌校政。 

[56]
 同上;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44-45。 

[57]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89-94。 

[58]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45, 196。 

[59]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49-50: 在翟氏支持下「華聯會」成立。對翟氏來說，

華人教會「自立」不一定要在能「自養」之前提下。 

[60]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187: 這機構是 1928 年成立的「中華國外佈道

團」。 

[61]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92;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香港 : 宣道書局, 

1979)，頁 69: 翟氏認為王載博士最適合出任華人宣教組織的領導人。 

[62]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86: 另外，他也幽默地說：「我不願意從宣教士降

級到宣道會的副會長去」。 

[63]
 同上，頁 47-48: 翟氏此時身仕宣道會華南總會監督。 

[64]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187, 191 為例: 翟氏資助「佈道團」到南洋考察的

經費；捐出遺產予廣西宣道會。 

[65]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 126。其實，翟氏乃蘇格蘭裔加拿大人。梁家

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 : 建道神學院, 1999)，貢 22。 

[66]
 T.V. Thomas, “A.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Thomas said “Simpson 

believed that preparation for mission begins at home and the evangelization begins in 

the heat of each Christian.”and “For Simpson, home missions and foreign missions 

were part of the same work--calling a people to Christ. However, he believed that the 

greatest need for aggressive missionary action lay overseas and that the Bride of Christ 

was to be truly international. As a result, the Alliance has, from the beginning, stressed 

overseas missions”. 
[67]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75:宣 信 稱 當 時 的 Christian Alliance 是  “to 

embrac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of every name” and “its members will be foun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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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earnest, faithful and spiritually minded people in various evangelical 

churches,…”. 
[68]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 : 建道神學院, 1999)，頁 15: 李富枝

(Clarence H. Reeves)牧師夫婦;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頁 40-41: 先後前往廣

西的加拿大人包括翟輔民牧師、高樂弼(Dr. Robert Hall Glover)醫生夫婦、霍濟群

(Rev. Alvin Field)牧師與陳法言(Rev. Walter Oldfield)牧師。 

[69]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58-59: 1883 年 Missionary Training College 成

立，而當中的課程是為 “ to give the students a thorough instruction in the Word of 

God, and practical and experimental training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evangelist and 

Christian work; beside such other theolog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as are included in 

liberal course of education”. 
[70]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 12:工場訓練和半年華語學習。 

[71]
 Gerald H. Anderson, Mission legacies, p41-42. 

[72]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 14-15。 

[7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584. 

[74]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204-205、208-209。 

[75]
 同上，頁 109-111。 

[76]
 同上，頁 46。 

[77]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 12。 

[78]
 同上，頁 13: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84-85。 

[79]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 13。 

[80]
 同上，頁 14。 

[81]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42，45;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79), p356. 
[82]

 同上，頁 106、228: 如李牧師為例。 

[83]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 47-48。 

[84]
 林安國，《智者策》，(美國 : 華人福音普傳會, 1999)，頁 37。 

[85]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40: 她們是卡師母、馮教士和莫教士。 

[86]
 Robert L. Niklaus, All for Jesus, p86. 

[87]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頁 40。 

[88]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 42-43、122、1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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